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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 2008年在墨爾本參觀移民博物館時，館內影片除了介紹澳洲最早的
移民史，還有上個世紀以來，來自世界各地因戰爭、政治、經濟因素的移民，

甚至近年印尼大海嘯的環境難民，遷徙到澳洲的歷史。同一個時間我也與澳洲

栽種社區（Cultivating Community）這個民間組織在墨爾本數個社會住宅菜園工
作數月。在回台之前我們和菜園的居民們在墨爾本皇家植物園發表了一個展覽，

有許多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社會住宅菜園故事。同展場也有我們針對台灣都市原

住民從東岸原鄉到西岸都會的「島內移民」作品。這個以《台灣逆境植物》為

主題的「撒烏瓦知部落河岸菜園植物」故事，在異國也揭露了國家機器以都市

發展為名，長期摧毀居住這個土地上的人最基本生存的權利。也企圖反應亞太

地區，不容忽視的境內移民（殖民）背後基本生存權持續被剝奪的社會現狀，

和我們該面對的社會責任。 

 

《建屋：一種社會契約的實踐》  

        藝術展演具有傳統公眾平台的功能，也就是它可以提供公眾表達和溝通的
舞台。但我們常常是由精英在這個平台上發表有關公眾的議題，而非公眾在這

個舞台上發表他們的言論。 

        從去年 2月撒烏瓦知部落被拆，到現今重建的完成，我們作品的展演行動
努力貼合部落的重建現況，以及種種內部的需求，在部落奮力文化重建的當下，

我們亦在思考如何將庶民文化從日常生活情境中精煉萃取出來，但絕大多數的

發言權還是集中在藝術家的手裡，雖然我們正極力的在扭轉。所以今年受邀在

以「回到地球的家」為主題的第五屆蔡瑞月舞蹈節的表演中，與國際大師舞蹈

作品並列的平台上，除了從部落與民族的需求之外，我們也極力思考如何讓庶

民意識呈現，進而發展對社會意識的推動。所以它的實踐價值與其行動策略為

何？也是我們這次極力思考的重點。 

        所以此次演出作品《建屋：一種社會契約的實踐》除了來自部落重建的啓
示之外，也呼應不斷竄升的高房價，讓本來是棲身之所的房屋，成為擴大貧窮

陰影的現實。創作中「社會契約」的提出，來自於盧梭的民約論 （Du Contrat 
Social，社會契約）在當代的觀念與實際《建屋》的創作內涵與行動。因為我們
可以發現現今社會大眾獲取住屋的過程是立基在住宅私有化上，並只存在於買

賣交易契約的單一取得方式，也就是我們的契約對象是建商或房仲和一只房屋

所有權狀。 



    盧梭的民約論啓發了法國大革命時的人們，瞭解廢除了君權神授的貴族/教
廷之後，可以建立取代他們的共和國（la République），建立具有自由平等博愛
的社會，瞭解政治權能來自於人權天賦的眾人。這樣的創見在經歷了兩個多世

紀的各種運作之後，可以發現國家官僚仍然只與部分社會力量建立緊密的關係

，藉眾人之名，背叛了建立社會契約的倫理。 

    相對於每一個個人的渺小，國家及眾人是如此的龐大。當代社會中的許多
人，生命中有越來越多的壓迫，竟然常常源自於國家社會。特別是國家結合全

球化資本體系運作，幾乎全面的接收了社會結構，將之納入到國家主義當中，

使得原有多樣多元的社區/社群（la commune）社會性涵構（contexture），漸漸
崩解粉碎。當今，連原本是基本生存權的居住/住居，竟然也成為生命中最沉重
的壓迫工具。由於看到撒烏瓦知部落在社會及國家的雙重壓迫之下，能夠藉著

社會支撐和傳統共同建屋習俗文化的力量，重建自己的家園。所以我們這次演

出試圖召集社會結構中不同角色的人共同建屋，從微小的社會殘片當中，試圖

演練重構當代社會契約的可能想像。 

 

以建造來起義  

        撒烏瓦知部落的老人家是從花東遷徙到都市生活的第一代原住民，脫離原
鄉被排擠到都市邊陲與文化的失落，卻打擊不了他們承襲傳統文化重建部落的

精神。阿美族傳統部落建屋的習俗：sakafiyaw（鄰里建屋系統）是藉由全體出
動建屋，在共同造屋的呼喊下，也再次堅實了部落社會組織與其倫理。而當今

建築技術的演進與共同建屋系統的崩解，讓建築資金高漲及營建技術專業化，

也是對於原鄉傳統集體營建意識的摧毀。於是營建技術與權利成為少數人的專

利，也開啓了大多數人被宰制的命運。 

        而大漢溪群的阿美族部落，承襲了花東原鄉的海岸與河岸生活，是在都市
邊陲發展日常生活的建構；阿美族達魯岸（工寮或農寮式的小屋）的生活它保

有對自然環境營建能力的維繫，也具有文化長遠發展的影響。但國家體制對都

市原住民部落的拆遷，是對其日常文化生活的摧毀，而這些達魯岸集居而成的

自然聚落被拆毀的原因，常常是源自於都市居民休閒觀光生活的觸角延伸，但

卻也拆毀了一個民族日常文化生活維繫的唯一機會。 

    都市原住民部落日常生活的建構：存在於他們水岸生態＋部落生存的經營
模式；存在於豐年祭儀式建立下，部落政治社會組織的完整；更存在於部落鄰

里組織及家族親友協力的建造。而撒烏瓦知部落“建屋”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社

會運動，並落實在真實的社會脈絡之中；相對於這次演出的“建屋”作品則是

試圖多樣化社會運動形式，藉由社會契約招募社會人士的方法，透過與部落族

人集體親手興建一間房屋。這個看似部落日常生活的再重建，也是具有新文化

意識下的再建，人們透過不同城市、不同民族、不同身分、不同職業的合作，

立基在藝術家發展出來新建屋技術，也就是利用了國際運輸棧板廢材，採用工

地模板支撐技術和傳統穿斗工法，所發展出來的無釘簡易建造法，並落實在盧

梭的社會契約精神，以及阿美傳統 sakafiyaw的建造系統下，讓其具體的實用功
能的進展，內化為人人都可為的營建技術。 



 

溝通媒體的多樣性之行動策略與意義  

    面對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問題，我們常常將之放諸於社會公平正義的準則，
但也常常忽略了其中的種種也與我們的息息相關。這次演出針對社會意識的推

展上，共提出三個行動策略， 說穿了就是希望建立一個辯證的平台，和擴大社
會意識的功能。 

        一、大眾媒體的運動策略：主要是對於當前「社會住宅議題的深入」，
「環保議題的深入」的雙方面提出。其中包括從「社會住宅」的議題，深入到

被計量住宅理論所忽略的「文化差異議題」、「民族與社區差異」、與「自立

建屋權的剝奪」等議題的探討。「環保議題的深入」包括了「經濟體系與環保

議題的關聯性」、與「物資回收系統從環境科學及經濟學理之中，鬆動出工業

物質文化面的探討」。 

        二、分眾群體的策略：針對「社會及社區運動」希望開創社會意識構成的
多元路線發展；針對「建築學界」希望提出建築營建權下放的討論，建築美學

的討論，以及重新看待當代原生建築的形態，是否該利基於基本“生存”需求

以及面對工業的廢棄物資的運用，而不只是著眼在自然材料和建築形式上。針

對「藝術界」有關藝術形式原點的討論，以及藝術生產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還

有面對「社會小眾群體」的探討，這次參與表演所構成的小眾組織（企業），

其數量與小眾意識的構成，如何與其它社會小眾形成新的社會倫理與責任。 

        三、自我群體的策略：部落環境的形成及維護來自於具有部落自立營建的
能力，在平台上的表演可以達到兩種效應，一是對大量工業回收物資成為營建

材料及工法的持續發展，二是從建築技術中所體會出來原住民文化的自我意識。 

        這幾年在社會公共平台的表現與意義，就是希望取得在藝廊、美術館、舞
台、論壇、學術、媒體、街頭運動的綜合效益，讓多元發聲與其有效性的社會

溝通發酵，希望在改變眾人既定成俗的價值的同時，也能鬆動原有社會結構，

開創社會運動新的方式與產生新的社會倫理。 



作者在墨爾本 Fitzroy一處社會住宅菜園內，與移民自阿富汗的姐姐薩伊德和妹
妹阿敏娜，同菜園的越南朋友會常常來幫忙不善種植的祖母。 

 

位於香港東九龍和將軍嶼之間的鯉魚門社區裡，將被拆除的寮屋。 



今年 8月撒烏瓦知部落在即將合法承租的土地上舉辦重建壹週年感恩豐年祭。 

 

 

由社會招募來沒有建築經驗的建築工班，由台新金控和台新保代員工組成。這

是他們第一次的快速建屋，中間的長者是撒烏瓦知部落頭目（也是牧師），背

後是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社。 

 



 


